女體藝術的審視與定位

－解析「大台中女體藝術創作研究展」
黃朝湖（國際彩墨畫家聯盟會長）
　　檢視人類藝術發展，莫不環繞著人性與自然、生命與宗教、有形與無形、有機與無機、精神與科技的不斷演繹，在生與死、美與醜、善與惡、愛與恨的交戰平台中，各自掌握視焦，藉著畫筆或雕刀，刻劃出寫實或抽象的自我意念與理想，來反映或突顯當時社會的景象。

　　人類以人體做為創作的素材，早在史前時期的岩畫和浮雕上出現，像一萬多年前在法國拉斯科洞窟發現的岩畫中，就有人物的形象，而二萬多年前，在法國教皇岩洞就發現了「布拉桑普伊的婦人」臉部彫刻，其後古埃及的雕刻家更完成了許多栩栩如生的人體雕刻傑作。西元一世紀希臘競技者的人體雕像更揭開了對人體藝術的探索，西元一世紀後更有類女性神態的男性大理石雕像出現，二世紀時，希臘的勝利女神雕像和維納斯雕像，更奠下完美女體的理想形貌。而東方中國秦朝（西元前221年）的兵俑、印度和尼泊爾13世紀神廟中的石雕，都留下了精緻的人體雕刻藝術品。

　　到了中世紀，西方藝術受制於宗教的影響，人體藝術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才再放光芒，廿世紀初則在馬蒂斯、畢卡索等帶領下百花齊放。在東方的日本，17世紀盛行的人體浮世繪，也為女體藝術的獨立性取得了優越的發言權。

　　台灣的人體藝術創作，來自傳習自歐美和大陸來台的藝術教育家以及日本來台任教的藝術家，他們引進人體素描中的裸女藝術創作，但因受制於社會習俗、宗教規範和傳統民風，一直是少數藝術家創作的題材，模特兒、創作者和收藏者之間的互動和供需有所偏差，導致了人體藝術創作發展的困難和無奈。

　　據我所知，大台中地區從事女體藝術創作的藝術家，雖然不是很多，但都是有連貫性，從早期的陳夏雨、陳英傑、林之助、楊啟東、李克全、王水河、張錫卿、張淑美、羅秀雄、簡嘉助、謝棟樑、黃映蒲、梁奕樊、詹學富、陳明善、鐘俊雄、紀宗仁到余燈銓、紀向、林憲茂、韓壽瑗、廖述乾、陳枝芳、楊嚴囊、黃雲曈、林金昌等等，他們有的雖兼畫風景和人物或非形象的創作，但仍然對女體藝術創作情有獨鍾，儼然成為大台中地區女體藝術的代言人。

　　從這次大台中女體藝術創作研究展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捕捉女體的角度各有不同，約可分為半裸女體、全裸女體和局部特寫女體，在形式風格上，可分成為寫實女體、半寫實女體、寫意女體和抽象女體，在意境上，有詩意性女體、文學性女體、理智性女體和情色性女體,在媒材和技法的使用上，有油彩、水彩、彩墨、拼貼、陶塑、木雕、石雕、不銹鋼和造型組合，每位藝術家各以不同的思惟和角度切入，各自展現女體藝術的觀點。

　　透過這次19位大台中地區當代藝術家的女體作品，可以掌握一些值得大家探討的課題，畢竟研究展的學術性和嚴肅性是值得要求的；從整體的作品風格來分析，雖然傳統和現代性的思惟互有消長，但整體的人文思惟和表現方式，大致架構在文學性的主軸線上。因為來自西方的人體素描訓練和手法，延續著學院的模式在進行，因此不易將女體藝術獨當一面地獨立出來，只附著於藝術創作的一部份，而結構性佈局的思惟，也在東方儒道哲學思惟的束縛下，無法突顯在地性的人文特質，因而陷入意象的文學性描述，從平面到立體，從寫實到抽象，藝術家被女體整合，女體也被藝術家解構，彼此之間的呼應和延伸，停滯在視覺的層面上，因此，女體藝術的發展空間，便被壓縮和被擠迫到藝術空間的角落，無法突顯其主體性，這是值得思考的課題。

　　因此，女體藝術創作研究展，便需要在時空的經緯度上有所交叉比對，在演化的時程裏梳理出一條清晰的脈絡，將中部地區女體藝術創作者的背景、藝術生態、在地特質和研究面向做一深入又完整的剖析和呈現，一來為美術史留下史料，二來為女體藝術創作者找到定位。

　　研究展與聯展顯然有不同的深度和廣度，因此，如何將不同的思惟、不同的風格和不同的媒材所完成的作品，做一有機的規劃和組合，做一有系統的分析和處理，並在統一的主題與場域上，發揮整體的氣勢與態量，發揮女體藝術作品的特質與威力，這是策展人無可避免的責任。

　　大台中地區人文薈萃，歷來傑出藝術家輩出，雖然大多數藝術家天性溫和善良，不擅於自我宣揚，但在台灣近代美術史上仍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因此，主題展或研究展，必須定位在美術史的學術探討基礎上，以及在地文化特質的耕耘上，也就是要為當代及下一代子孫留下珍貴的史料。

　　當然，女體藝術創作研究展在有限的空間和經費、有限的資源和時間的擠迫下，難免人選有所偏漏，作品遴選有所遺珠，但整體給人的感覺仍具有代表性與特殊性，如果能讓佈展的場域活潑化，資料的呈現數位化、藝術生態的發展圖表化、藝術家的介紹影像化，以及活動座談學術化，那麼，就更能強化研究展的層面，同時彰顯策展人的智慧和企圖心。

　　今年台中市文英館公開徵選的策劃展，一共有四檔，紀向的團隊首開先鋒，我們應該給予掌聲鼓勵，因為他選擇了一個好主題，希望在文件的整理上能詳盡，為往後的策展做示範，共同為台中地區的藝術生態和美術史發展做出貢獻。
